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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街
□ 李德祥

三、洪湖民间曲艺名人
历史上的洪湖民间艺术的繁衍，是以外乡

人口陆续进入而随之壮大扩展的。这些外乡人
士将各自家乡的娱乐形式带到洪湖，促进多种
艺术形式在洪湖相互交融，共生共存。江南的
温文儒雅（里河片），北方的粗犷豪迈（长江片），
都在洪湖流行的曲种中有所体现，两水相汇（长
江、内荆河）养出如此独特而丰富的民间曲艺。
洪湖是民间艺术生长和繁衍发展的沃土，它是
名符其实的民间艺术之乡。民间曲艺在洪湖昌
盛不衰几度辉煌，“民间艺术大码头（新堤）”名
号更是享誉江汉平原。在这块人杰地灵的沃土
上，产生过许多大师级的民间艺人。本文着重
介绍张邦银、徐火堂、何冬香、皮氏两兄弟、张初
文、周维七位民间曲艺艺人。

新堤皮影队队长——张邦银
张邦银（1903年—1971年）洪湖市戴家场人。
张邦银家世贫寒，从小生活很苦，10岁患麻

症，双目失明，生活无奈，习学皮影。其父母得
知，极力反对，常因此而不得食，但他毫不动
摇。代市皮影艺人肖祖云见其好学，收为义
徒。张邦银凭着口念心记，技艺进步很快。他
又参拜知名艺人谢先烈、杨宇志为师，经师父们
认真教导、指点，其唱腔念白独具风格。常和较
有名望的皮影艺人李海林、李大清、陈金官、韩
国保、涂传梅等在新堤庆鹤、悦来、阅江三家茶
楼演出，赢得众口一词的赞誉。解放初期，在峰
口新心正楼演出皮影戏《斩将封神》挂过金牌。

解放后，人民政府赋于民间艺人以新的艺术
生命。1955年，洪湖县文教局将流散的民间艺人
组织起来，在新堤成立了县曲艺会。张邦银任该
会副主任。1956年，将县曲艺会改名为洪湖县皮
影队辖峰口、新堤两个队。张邦银任新堤皮影队
队长。他天资聪慧，记忆力强，除参加演出外还

担任编导。他整理的传统剧目有《王佐断臂》《包
公铡龙玉》《盗红令》《过火焰山》《白蛇传》等，并
创作了现代剧目《三碗黄豆》《社会主义好》《新滩
口建闸》《夺印》《河网化》《荆江分洪》等。这些创
作节目，思想性较强，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夸
奖。1971年古历10月17日，张邦银病逝于新堤，
终年68岁。

洪湖县皮影戏队队长——徐火堂
徐火堂（1925年—1972年）洪湖市峰口镇人，

17岁同著名皮影艺人周忠全、黄堂等一起拜师学
演皮影。三年学徒期满后，便在农村搭班演出。

1956年，县皮影队成立，徐火堂任队长。1966
年10月，皮影队撤销，徐火堂因患肺结核病，不能
到农村搭班演出，便常居新堤养病。1972年秋，徐
火堂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47岁。

小曲艺人——何冬香
何冬香，艺名弈琴，原籍杨州，九岁时双目失

明，从师严月红学唱小曲。1928年父女二人来新
堤，上茶馆酒楼唱小曲糊口，当时新堤警察局长
李判、青红帮头子刘杰经常召她侑酒歌唱不给
钱，还逼她缴“乐捐”。1939年，日寇在新堤办军
营慰安所，想要成立歌曲班，有人推荐冬香为教
师，冬香不屈辱民族气节，毅然嫁给一个挑汤圆
担子的人为妻，过清苦生活。她最拿手的是《思
凡》，当唱到“南无佛，阿弥陀佛”时，脸上一沉，一
噘咀，充分表现出一个小尼姑厌恶空门生活的思
想。冬香非常聪明，为了适应新堤群众味口，她
剽学沔阳小曲《十月探妹》《打牙牌》等曲，深受群
众喜爱。1952年，何冬香卒于新堤。

渔鼓皮影戏“祖师”——皮氏兄弟
“皮氏兄弟”皮思金、皮思银，系洪湖市曹市

镇皮家横堤人。
皮思金（1845年—1913年）、皮思银（生卒年

不详）兄弟俩10岁时开始对民间文娱活动产生了

兴趣，跟着别人唱渔鼓、哼小曲，逢年过节踩高
跷、跳龙灯、打莲湘。兄弟俩对渔鼓特别偏爱，父
亲留给他们的15亩多田，因此荒废而卖掉。因家
乡十年九水，兄弟俩只好流落外地，怀抱渔鼓，手
拿筒板，沿门苦唱乞讨。清末（1900 年）他们
兄弟俩出于生活所迫便仿外地皮影之模样，
用鞋布剪成人影，晚上用灯光映照，把影子贴
在纱布上进行表演。在音乐上采用渔鼓唱
腔，来丰富人物的形象。这一创举很快轰动
四方乡里，纷纷前往观赏。后来，仙桃益星楼
茶馆老板朱小贵、赵子安请去演出后名声大
振。由此，兄弟俩名嗓一时，成为草台、茶馆、
茶楼的常客。皮氏兄弟这一独创，使渔鼓和
皮影有机结合为一体，为皮影这一古老的艺
术，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师门晚辈一致公
认他们为皮影戏之祖师。

皮氏兄弟一生只收了两个徒弟：陈大焕、陈
大海，在俩徒弟的协助下，皮氏兄弟用白纸壳代
替鞋布剪成影子，并涂上颜色，这样比原来的黑
白影子好看多了，后来又运用剪纸的手法，将头
部、身躯和腿子乃为三截，仿戏剧脸谱、头型、盔
甲、服装等式样，用牛皮精心雕出，其造型优美形
象逼真，使皮影曲种日臻完善。

皮氏兄弟不仅开创了渔鼓皮影之先河，同时
对渔鼓这一古老的艺术也很有造诣。在当时被
群众誉为“三根半筒子”（“筒子”是渔鼓筒的俗
称，渔鼓艺人在演唱时必抱一根“筒子”，人们称
这种艺人为“筒子”。著名皮影艺人皮思金、皮思
银、张洪显、刘泡等四人被誉为“三根半筒子”，刘
泡因技艺稍逊，故称为半根筒子）。

1913 年，皮思金在沔阳张沟演出时猝然去
世，享年68岁。

《洪湖渔歌》主唱——张初文
张初文（1931年—2019年），享年89岁，湖北

省天门人。1938年冬，父亲去世后，与母亲逃荒
来到洪湖新堤。

张初文13岁参加革命，在新四军第五师第三
军分区政治部当通讯员、制币员，他从小热爱文
艺，在部队文工团演过戏，复员后在县文工团工
作过，先后在手工业联社、工艺美术服务部、农具
厂当工人，他木工手艺精湛，众人称赞。

1956 年他参加了《洪湖渔歌》演出活动并
担任主唱。《洪湖渔歌》是从《洪湖革命诗歌选》
里找了七首革命诗词并作了一些修改，共七小
段，同时配上洪湖一带流行的渔鼓调而成。因
张初文的嗓子带点嘶哑、浑厚，很适合演唱渔鼓
调 ，所以决定由他来担任主唱。在北京的观摩
演出中一炮打响，并获得一等奖，演出后得到了
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956 年 6
月《人民画报》刊登了《洪湖渔歌》的演出剧照，
并撰文，介绍洪湖人民革命斗争事迹的歌曲《洪
湖渔歌》。1956 年 4 月，全国各工矿企业 500 多
位业余曲艺爱好者齐聚在北京，参加全国职工
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人民画报》用标题称张初文
为“业余演唱家”。

湖北道情创始人——周维
周维（1930年—2018年），洪湖市新堤人。湖

北道情的创始人、湖北省级非遗传承人。2018年
12月15日在武汉去世，享年88岁。

周维1930年出生在水乡古镇新堤的一个中
产阶级家庭，受江汉平原乡土文化影响，自幼开
始跟戏班艺人唱道情，先唱湖北大鼓，红极一时；
后辈者竞相跟风学习，后为提携师侄张明智，带
其演唱湖北大鼓。张明智出名后，周维先生另辟
蹊径，自创湖北道情，将湖北大鼓和湖北道情加
入乐队伴奏，也是周维先生的首创。早年在武昌
区曲艺队工作时，他就产生了创造湖北道情的想
法，便发掘源自道教劝谕行善的唱腔“道情”，改

造创新出有地方特色的湖北道情。他将其唱腔
根基深深扎在天沔一带的乡土音乐之中，吸取打
硪号子和沔阳渔鼓、沔阳花鼓戏等部分曲牌的精
华，形成富有江汉平原风味的音乐唱腔。在唱腔
的艺术手法上，以洪湖打硪号子的基本曲调予以
板腔变化，形成以“西韵”为主干的具有板腔变化
因素的周派曲牌唱腔，富有较强的表现力。

周维表演轻松大方，刻画人物惟妙惟肖、画
龙点睛的动作生动形象，其嗓音条件独特，“边夹
腔”的发声方法和谐，运用自如，且乡土气息特别
浓。50年代末到60年代，在他的带动下，湖北道
情曾风靡一时，红遍武汉大街小巷。80年代，同
侯宝林、高元钧、潘占奎等曲艺名家在老“民众乐
园”同台献艺。2008年，周维加入武汉首家民间
曲艺茶社“天乐社”，并长期参与演出，为湖北曲
艺的坚持令人敬佩。上世纪60年代初，周维应邀
在家乡——洪湖新堤县工人俱乐部演出达一个
月之久，场场爆满。

想学道情细勤练，舞台实践非等闲。
自古人生谁无死，且把道艺留人间。
这是周维先生生前送给弟子的诗词，是对弟

子们的寄语，也是自己艺术人生的写照。
本文结稿之际，正值中国文联十一大、中

国作协十大在北京召开，会议为社会主义文
艺繁荣和基层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奋斗的目
标。曲艺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传承
好、弘扬好、创作好曲艺艺术作品，不断创作
唱得响、留得住的传世之作，让这些根植于洪
湖这块楚文化沃土之中的民间曲艺艺术瑰宝
常开常新，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回望传统，
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做好民间曲艺的挖掘和传
承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讲好洪湖故事，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洪湖民间曲艺概述（下）
□ 程康

炎热的夏天，人们习惯晚饭后在江堤上散散
步，解解凉。我跟随熙熙攘攘、往返如织的人流，
漫步在一处似曾熟悉的地段，踅来踅去，不觉周
边的人群、城市的喧嚣都被淹没得不见踪影。眼
前慢慢呈现出一条街，逐渐地清晰。是的，这里
曾有过一条街，它的名字叫河街，我的老家宅基
地就在这里。

这是一条由石板铺就的街道，由一块块约三
十厘米宽、一米二长的条石搭在一米深的水沟上
而成。由于终年受累、长久失修，石板与石板之

间高低不平。街道总长不足千米，横贯东西，东
起大码头，西经兴荣码头、洋船码头（轮船码头）、
水码头，延至宽阔的江滩。

街道北面背靠江堤，南面濒临长江，与湖南
隔江相望；沿江可上接宜昌、四川，下通汉口、九
江。五米宽的街道两旁，房屋鳞次栉比、高低错
落有致。九柱十八檩，飞檐立柱的楼阁，雕梁画
栋，精巧雅致，古朴典雅。间隔砖、石、糯米浆为
材料所砌高大楼宇，点缀其间，更显宏伟气派。
如矗立在河街中段的“三邑宾馆”（江西人会馆，

后为派出所），可与汉口江汉路的洋房媲美，门前
两尊石狮，口含石球，昂首远望，镇守门前，庄严
肃穆。

听长辈说，河街曾有过昔时的辉煌，店铺林
立，商贾云集，木排、竹排沿江一字儿排开，江面
上大小船只如车水马龙，往来穿梭。木、竹、石、
桐油、蘑菇等山货源源不断地运进港口，换走江
汉平原的鱼、虾、鸭、莲藕、米面等，使这里成为货
物交易的集散地，大大丰富了该地区的物质生
活，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繁荣。

值得一提的还有河街轮船码头候船室，这里
又是一个来往人群的集散处。相距几十百来里
路的人们，只要出行到远方，都要乘轮船，这就使
码头候船室时常人山人海，座无虚席。摆摊设点
卖茶水、瓜果、香烟、鸡蛋、冰糖饼的通宵达旦，提
篮小卖的摩肩接踵，好不热闹。

河街是我生命的摇篮，在那里我度过爷饭娘
羹、无忧无虑的童年。

记得那时候哪怕玩得正欢，只要一听到锣鼓
或喇叭声，我们就朝着派出所那两尊石狮狂奔，
就像听到田径场上枪响的赛跑健将的百米冲刺，
迅速抢占狮子顶部。不一会儿，锣鼓、喇叭声越
来越近，人们簇拥着“划彩龙船”的来了。抢到狮
子顶部的就会骄傲地坐在上面观看，没抢着的就
站着或蹲着看，来迟了的就往人群里挤，甚至从
大人的胯裆下往前钻。

彩龙船由一装扮漂亮的彩旦，站在里面，并
双手握提，另一个拿着长棒的丑角儿，则握着彩
龙船的边沿。随着一阵鞭炮声，悦耳欢快的龙船
调响起：

“彩龙船那么哟哟，得来拜那么呀哟嘿，拜新
年那么呀喂哟，把年拜呀哟哟……”

锵锵井锵井井锵。
随着优美的旋律，彩旦原地走着碎步转起

来，丑角随着彩龙船舞起花来，配合得天衣无缝，
精彩纷呈……在一片叫喊的赞许声中结束，再赶

前家。
丢了犁上赶耙上。看完彩龙船，小伙伴们又

跑回原地，在一块大青石板前，玩起了纸扎的
piapia。piapia有多种玩法，有吹的，有板的，有戳
的。就说戳的吧，戳进对方的底部就算赢。不想
输，就把 piapia 按在石板上磨了又磨，磨得薄薄
的、平平的，贴在光光的石板上，让对方不容易戳
进。戳的一方也把piapia磨了又磨，磨得尖尖的，
人蹲在地上，身子斜着，头偏着，嗖的一声，戳进
去了，就赢回了对方的piapia。

如今的小朋友听到这样廉价的游戏，也许会
嗤之以鼻，他不晓得还有比这更廉价的游戏。

寒去暑来，小伙伴们最开心的季节到了。大
家都穿得单单的，打着赤脚，仅一条小裤兜，扛着
缠满蜘蛛丝的拍子，满街寻找蜻蜓、蝴蝶。中午
的饭还没下喉，小伙伴就找上门来了，相约到江
边跳水。在卸过货高达七八米的船上，大家用雁
式、缩腹式等各种姿势飞向水中。如遇大船经
过，更是兴奋迎赴，搏击风浪，好不惬意。情绪高
涨时，伙伴们还会攒在一起，顶着烈日，逆流而
上游过新闸，再顺流而下一直游过石狮子（叶
家门）。有时风浪很大，水流湍急，上下一二十
里，瞬间即到，似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而
后，踏着火烫烫的地面，勾着脚趾，深一脚、浅
一脚，有说有笑地走回去。一到家，每人又拿起
泥巴，围着大青石板玩起来。将泥巴抠一个洞，
吹一口气，然后大声喊一声，老板老板有冇得
yan，砰地一声板在青石板上，炸开一个大洞，就
该对方用泥巴补上。这不是比玩piapia更廉价的
游戏吗？

夕阳西下，黄昏已近，在外劳碌奔波的人们
陆陆续续地赶回家中，一户户升起炊烟。

男人端起酒杯，抿一口醇厚的老酒，叭叭两
下，好似全部的乐趣就沉浸在这酒杯里。女人给
婴儿喂奶。小孩端着碗，挟点菜，到处转，被老奶
奶训斥，又吆喝到饭桌前。生活就是这样简单，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似平常，千篇一律，可又
像这夏天的万物一般，生机勃勃。

由于几次扩大堤防及黄金水道的被代替，
继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河街逐渐萧条，最终
退出历史。虽让人伤感，可它却永远留在我的
记忆中。

河街是伙伴，伴随我出生、成长；河街是母
亲，繁衍生息，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小镇居民；河街
是历史，记载了几代人的过去。我执拗地思念着
我的河街。

2019年4月24日，天气特别反常，谷雨节气
都过去4天了，还出奇的冷。

我从武汉匆匆赶回洪湖妹妹家看望母亲。
她的骨头疼痛感越来越重了，全身上下钻心的
痛。医生说是老风湿导致骨质疏松症。母亲从
68岁开始喊疼。那时候，我托人从香港买来黄
道益活络油，她时而涂抹，尚可缓解。可自2017
年父亲去逝后，母亲一蹶不振，病情加重，再涂
活络油已无效，往往夜不能寐，通宵呻吟。

于是，医院各项检查不断。四下汉口，三
次住院。最后一次住院是她离世前3个月。在
咨询其他众多医生的前提下，我向管床大夫提
出能否做椎体成形术（PKP），即骨水泥椎体填
冲治疗骨质疏松症，大夫经过慎重考虑，否决
了我的请求。他说，老人家 83 岁高龄了，骨质
疏如膏瓷，一碰即碎，术后不死恐也加剧痛苦，
何必呢？

从此，母亲靠止痛药度日。2019年春节前
夕，我添孙儿，武汉儿子家的事增多，我只好汉
洪两边跑。春节后，哥哥为方便照护，接母亲去
他家住。一日，母亲在其小区择一灌木，欲上吊
自尽，幸被人发现。我闻讯后，连夜驱车往洪湖
赶，途中在汉洪高速险出车祸。见到母亲后，我
大声埋怨：“难道我们对您不好吗？”母亲拉着我
的手哽咽道：“儿啊，我知道你们都有良心，我还
想亲眼看看我的大重孙子哩，可我实在疼得受
不了啊！”我再仔细打量她，只见她发如蓑草，面
色腊黄，眼珠浑浊无神，体型也缩小了。她一生
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汗水和泪水，耗尽了她所有

的能量，现在的她已然干枯。
母亲19岁嫁到陈家，先后生养8胎。我的

大姐因农村接生婆马虎，脐带感染，只存活了7
天；两个小妹缺因医少食分别在3岁和5岁时夭
折；另外一个妹妹在成年后病亡。四个孩子的
离去，按母亲的话说，她的眼泪流成了河。最
后，终于把我们三兄弟及一个妹妹养育成人。

我孩提时代的记忆全被贫穷和饥饿绑架。
吃过糠，挖过野菜，跟着母亲去过10多里外的石
油钻井队要饭，半夜去过集体收割后的稻田里
拾稻穗。为了偷公家的萝卜充饥，有一次鸡叫
头遍，母亲执意一个人去，结果被守夜人发现追
赶，跌倒在一条壕沟里晕死过去。天亮时，我和
父亲找到她，她手里还抱着两个大萝卜不放，死
劲掐人中，才醒过来。

农业集体生产时期，母亲为了多挣工分，
和男劳力一样，挖塘开沟、割麦扬场、拉车挑
粪、犁田耙地，一样不落地干，瘦弱的身躯象根
拉满弓的弦，随时可能绷断。从田间劳作回
来，母亲还要寻鸡喂猪找娃娃。每次找到我
时，我多半睡在篱笆边的地上。后来我每每支
气管哮喘大作，母亲总是流着泪对人说，是她
粗心“害了我儿”。

食物都给了儿女，母亲只有饿着，常常躺在
床上睁眼盼天明。我们兄妹除哥哥外，都没吃
过一口人奶，因为母亲吃糠咽菜不产奶，是母亲
用米汤把我们喂大。在我年少的记忆里，母亲
常常捂着胸口喊疼，疼得在床上和地上打滚，长
大后才知是胃病，饿出来的。

父亲年轻时很不顾家，贪玩、好赌。我9岁
那年腊月，母亲养了整整一年的一头猪，叫父
亲卖了给全家添几件衣裳、办点年货。哪知父
亲拿着73元血汗钱进了赌场，还没等投下第一
笔赌注，就被公社人武部逮个正着。场上全部
搜身，现金一律没收。噩耗传来，母亲双眼一
闭，倒在地上。苏醒后，她从地上跃起来就往
公社跑。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很冷，门前的小河
结着薄薄的冰，天空中飘着似有若无的小雪。
母亲在公社院子里哭诉了三天三夜，终于感动
了妇联主任杨久英，通过她说情，总算要回了
50元钱……

此时此刻，望着眼前枯瘦的母亲，我鼻子一
酸，双膝跪下，抱着母亲泪如雨下：“姆妈，等这
次寒潮过后，您的重孙子满百日了，我接他来洪
湖，让您好好看个够。”

3月上旬，母亲被接到妹妹家居住。我几乎
每天都和妹妹通电话，得知止痛药已止不住母
亲的疼痛感了。白天拄着拐杖行行走走还好一
些，一到夜晚，母亲就躺在床上哼哼叽叽，整个
屋子都听得到。妹夫是个泥瓦匠，每天早出晚
归，辛劳酸苦，晚上想睡个安稳觉，却被母亲的
叫声所扰。母亲常对妹夫说：“姑爷，对不住呀，
每天吵得你睡不着……我怎么不死哟！”妹夫良
善，总是回答说睡得很好，没有听见您的声音。

4月中旬，母亲常跟妹妹嘀咕，怎么二哥（我
排行第二）还不回来？于是每天拄着拐杖朝大
路上张望，尔后坐在门前发呆。

4 月 24 日，我回到洪湖，赶上妹妹家吃午

饭，我陪着母亲吃。她其实也没怎么动筷子。
我发现她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只不过眼神
有些异样，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眼珠半天都不挪
一下。

饭还没吃完，母亲离席说去吃药。我和妹
夫还在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突然后门口发出

“嘭”的一声巨响。远处的妹妹大叫一声：“不
好，姆妈从楼上跳下来了！”

等我们慌乱中跑出去时，母亲已经静静地
蜷缩在地上，口鼻气息全无。她面容安祥，嘴角
无污物，地上也没有血迹。就这样，她干净体面
地躺在我和妹夫的怀里，离去了。

我的娘亲就这样结束了她苦难而平凡的
一生。她活着把一切献给了儿女，死也怕拖
累儿女。

妹妹在哀嚎，我却没有哭。其实，我的心在
流血，胸中翻江倒海，眼前一片模糊。

母亲1937年农历4月27日出生在洪湖西北
岸边的小河村，村人多姓平，所以又称平小河。
外公外婆生下我母亲后，接连几胎早夭，到母亲
12岁时才有大舅；再6年，得二舅。半间蒿草棚
和一条破渔船是外公的全部家当。湖边无农
田，每到汛期，人都无处安身。外公天生木讷多
病，外婆小脚体弱。可怜我的母亲从7岁开始就
抓虾摸螺，帮衬家里。春扯茭菜秋摘菱，寒冬腊
月踩泥藕，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根。稍长，还要
照顾两个幼弟。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兴修
水利，15岁的母亲肩挑百十斤的泥土，像成年男
子一样披星戴月。1954年初夏长江倒口，沔阳

洪湖一片汪洋，17岁的母亲背着行李，一手扶着
小脚外婆，一手抱着幼小舅舅，逃荒到江西九江
地区，吃尽了苦头。

以我的个人认知，我的母亲是永远不会死
的。她那么刚强，怎么会死呢？而且是以眼前
这种方式。

母亲走后，我常到母亲住了几十年的小屋
里久坐，我在等她，我感觉她只是出去了一会。

母亲的逝去，我除了悲伤，就是愧疚。想着
她病重的时候，我还表现得不耐烦，就无法原谅
自己。我没有好好照顾她一天，也没有好好陪
陪她。她要亲眼看看重孙子，我也没有满足
她。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与不安！

4月26日，母亲出殡那天，她的20多位儿孙
从各地赶来，齐刷刷跪在灵柩前痛哭。我还是
没有哭。我想，母子一场，我们在迎来送往中完
成了生命的传递和轮回，这就足够了。

是的，我没有告诉其他人母亲的死因。母
亲，我凭什么要强求你在那样的关头坚持呢？
其实真正自私的是我们，我们总是要求你站在
前面，为我们遮风挡雨，为我们排险解困，为
我们的人生鸣锣开道，为什么总是对你有如此
之多看似合情实则无理的要求？你累了，你想
长长地睡一觉，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我们
应该理解你的选择。

母亲，我似乎懂你。我们完成了尘世的琐
事，就来陪你。我们是不散的一家人，天地同
在，星月可鉴！

母亲，天堂里永安。

母亲最后的日子
□ 陈远发

河街一角

河街上的老宅


